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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的海外军事部署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参与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相关行动是其准备阶段，在吉布

提部署反海盗基地则是其升级阶段。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的动因包括：

日本追求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日本国内对部署吉布提军事基地的

支持、吉布提政府的欢迎态度、美国政府的推动等。安倍晋三执政以来，中

东和非洲成为日本“地球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布提军事基地既是美、

日、欧反海盗与反恐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日本与新兴大国争夺非洲市场的

桥头堡，因此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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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可追溯到中国唐朝。当时日本的遣唐使与

来自西亚的使者曾经在中国有过接触，这是有关日本与中东伊斯兰世界交往

的最早记录。① 二战时期，日本军事实力居亚洲之首，曾在其占领下的泰国、

新加坡、菲律宾以及太平洋岛屿上部署过近百处军事基地。战败后，日本在

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军事基地为美军所得。1947 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规定：

日本武装力量只有单独自卫权，没有集体自卫权和在海外部署军事力量的权

利。 

二战后数十年中，日本的中东和非洲政策从属于美日同盟。日本奉行“军

事上不介入中东和非洲事务、政治上追随美国、经济上维护石油安全”的务

实政策，其在中东的利益仅限于能源与经贸利益。从二战结束到 1973 年之间

的二十余年中，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价而稳定的中东石

油供应。日本国内能源消费的 75%来自于海外，其中 40%来自于石油输出国

组织中的阿拉伯国家。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是战争前油

价的 4 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将日本列入制裁国家之列（即

“不友好中立国”），极大地冲击了日本的国内经济发展，迫使日本自 1973 年

开始更加重视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并在中东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避免

被美日同盟所“绑架”。② 

海湾战争期间，尽管不情愿卷入中东安全事务，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日

本海部俊树及宫泽喜一政府最终不得不承担 130 亿美元的多国部队军费开支。

1997 年，美日在扩大自卫队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国

公布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国允许日本自卫队在 1 000 海里范围内

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包括补给、运输、维修、医疗、警备、通信服务等，

为日本在 21 世纪初出兵中东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自卫队尽管规模有限，

却是亚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其中海上自卫队 44 400 人，拥有 16 艘战术

性攻击潜艇、45 艘驱逐舰等，包括“大隅”级运输舰 3 艘（“大隅”、“下北”、

“国东”）、“十和田”级补给舰 3 艘（“十和田”、“常磐”、“滨名”）和“摩周”

① Kunio Katakura and Motoko Katakura,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Tokyo: Middle East 
Institute of Japan, 1991, pp. 1-2. 
② Ibid., pp. 70, 85; 另可参见 Walid I. Sharif, The Arab Gulf States and Japan: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Proceedings of a Joint Symposium on the Energy Industrie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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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补给舰 2 艘（“摩周”、“近江”）及准航母“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等，为

自卫队“借船出海”提供了技术条件。①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日本对中东和非洲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吉布提既是阿拉伯国家，又是非洲国家，处于亚洲与非洲、红海与阿拉

伯海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显要。目前学界对日本与吉布提关系的专题研究

尚不深入，现有成果主要关注日本与非洲的政治和经贸关系特别是从日本对

非洲官方开发援助（ODA），探讨日本的非洲政治和经济战略，而冷战后日本

对非洲的军事战略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② 

 
一、探索阶段：日本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 

 

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是中东石油的最大消费国，但受到日本国力与和平

宪法第九条 ③ 的限制，日本在中东继续奉行“政治中立”与“经济参与”的

双轨政策。例如，1990 年美国老布什政府曾经要求海部俊树政府在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干预海湾危机后，派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往海湾地区，但日本以“宪

法限制”为由，拒绝派遣部队，延续了不介入中东安全事务的原则。冷战后，

日本政要以“临时法案”的形式，为日本自卫队“借船出海”亮起绿灯。例

如，1992 年 6 月，议会通过《国际维和法》（PKO Law），授权日本自卫队在

国外从事联合国维和与国际救援任务。据此日本政府于 1996 年 2 月参加联合

国在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观察员军事力量”（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

此后，日本在叙利亚戈兰高地部署了 43 名军人，并派出 2 名军官参与联合国

① Andrew T. H. Tan, The Politics of Maritime Power: A Surv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01; 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载《和平与发展》2010
年第 4 期，第 17 页。 
② 参见熊淳：《人文贫困与基础教育援助：日本的非洲策略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载《当代亚太》2010
年第 3 期，第 107-124 页；宋效峰：《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载《江南

社会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第 32-37 页；Howard P. Lehman, Japan and Africa: 
Globalization and Foreign Aid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0；等。 
③ 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战后日本放弃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具体内容

表述为：①日本国民致力于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

争、以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

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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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部队的规划与协调工作。其主要工作是运输食品、筑路、设备维修、人

道主义救援、交换战俘与士兵遗体、组织跨境失散家庭团聚等。① 日本不仅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内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而且突破联合国的

框架，追随美国参与各种军事行动。 

21 世纪初，日本右翼和民族主义势力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增强，要求日本

成为“正常国家”、恢复政治大国地位、主张自卫队走出去的呼声不断高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客观上为自卫队走向中东创造了机遇。时任日本首

相小泉纯一郎不仅允许自卫队为驻日美军提供后勤支持，而且宣布将日本自

卫队派往国外执行人道主义任务。2001 年 10 月，日本政府通过《反恐特别措

施法》（《反恐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协助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并宣布自

卫队有权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力。2001 年 12 月，日本向印度洋海域派出一艘

加油船和两艘军舰，为参与阿富汗战争的美军军舰提供加油、侦查、情报搜

集等服务。② 

日本以立法的形式允许自卫队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提供后勤支持与

安全保障，同时允许日本自卫队离开本土，前往 1 000 海里以外从事后勤保障

任务，为 21 世纪日本在中东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奠定了基础。由于日本政府打

着“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其国内 76%的民众支持自卫队协助美军在

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③ 2002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部长助

理理查德·劳利斯（Richard Lawless）请求日本自卫队在阿富汗为美军承担更

多的准军事任务。当年 12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再次向印度洋派出高科技情报

搜集船，该情报搜集船配备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计算机系统，与美国

海军情报船联网，提供实时信息共享服务。④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再次为自卫队借船出海创造了条件。2003 年 7 月 3 日，

日本众议院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向伊拉克派遣自卫

①  Yakiko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Rethinking Roles and Norms,” 
Ortadoğu Etütleri, Vol. 3, No. 1, 2011, p. 22. 
② Yukiko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Theory and Cas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51-52. 
③ George Ehrhardt, “Japa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in Jack Covarrubias 
Mira Furic and Tom Lansford, ed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Opposition and 
Support for US Foreign Policy, Hampshire, England and Burlington, US: Ashgate, 2007, p. 105. 
④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pp.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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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法案，即《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伊拉克重建法》）。根据这

项期限为四年的法案，日本自卫队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和重建援助，为驻

伊拉克美军提供饮用水、燃料、武器、弹药等补给服务，并与美军共享情报。

但法案也规定，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的活动仅限于“非战斗区”，且自卫队不

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除非出于自卫目的。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部署 300 名海上自卫队官兵在伊拉克南部港口

乌姆盖萨尔，航空自卫队 150 人部署在科威特和 4 个伊拉克机场，为美军提

供运输服务。日本陆上自卫队 550 名官兵在伊拉克战争中承担了大量人道主

义紧急援助任务。这是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联合国维和框架外，向海外

派出战斗人员，为后来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做好了准备。为体现日本

海外军事部署的“柔性”特点，小泉纯一郎政府还向伊拉克难民提供了人道

主义援助，包括向土耳其、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拉克难民分别提供 9 亿、

2.5 亿、1.5 亿和 2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巴勒斯坦提供了 1 000 万美元

的援助。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还向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在伊拉克的行动提供

了 5 亿美元的援助。日本为伊拉克战后重建提供的援助数额占国际社会援助

总额的 10%，达到 50 亿美元。日本对中东的官方开发援助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占日本对外援助总额的 10%增加到伊拉克战争后的 17.31%，增加了 7.31 个百

分点。② 

2005 年 5 月，日本小泉纯一郎政府提出宪法修改草案，以确保日本自卫

队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进一步走出国门、承担更多“国际义务”。③ 2006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为 21 世纪日本向海外派驻军事力量再次亮了绿灯，强

调“今后日本将参与国际和平合作行动，加强军事部署；日本自卫队将加强

与美军在情报和其他领域的合作。”④ 2009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强调

① 《布什说驻伊美军现在不撤》，载《新华每日电讯》2003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②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p. 24;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p. 97. 
③ Mohammad Abo-Kazleh,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From Low to More Ac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Uluslararasi Hukuk ve Politika, Vol. 5, 
No. 17, 2009, p. 183. 
④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p. 24; Miyagi, “Japan Opening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Word Press, May 4, 2010, http://justinwrite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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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立海洋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其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依据。 

 
二、升级阶段：日本建立吉布提反海盗基地 

 

亚丁湾地区是国际航运最繁忙的地区之一，每年有全球 20%的商船经过

此海域。从 2007 年开始，索马里附近海域海盗猖獗，对过往船只构成了威胁。

2008 年全球共报告海盗袭击事件 293 起，比 2007 年增加 11%，其中发生在索

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袭击事件 135 起，约占一半。2008 年，在全球各海域中，

海盗成功劫持货船 49 起，其中多达 44 起发生在索马里海域。较具代表性的

劫持事件包括：沙特“天狼星”号油轮（Sirus Star）遭索马里海盗劫持，当时

货船装有 200 万桶原油（价值 1 亿美元），船主最后不得不支付多达 300 万美

元的赎金；2008 年 9 月 25 日，乌克兰“法伊尼”号（MV Faina）军火船载有

33 辆 T—72 坦克、火箭发射器和小型武器，计划前往肯尼亚港口，结果也遭

索马里海盗劫持，并被迫于 2009 年 2 月 4 日支付 320 万美元赎金。① 

索马里海盗劫持日本船只事件被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为日本自卫队借船

出海提供了理由。2007 年，日本的化学品运输船“黄金丸”遭索马里海盗劫

持，直到日本交付赎金后才获准放行；2008 年，日本 15 万吨油轮“高山”号

（Takayama）被海盗火箭推进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s）击中，所幸

该油轮最终被德国巡逻舰营救。② 这两起海盗袭击日本商船事件一度受到日

本国内媒体的炒作，使日本政府中主张增兵亚丁湾的一派占据上风。向索马

里海域派出巡逻船则是日本在该海域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第一步。2009 年，

日本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由，向亚丁湾海域派出 2 艘护卫舰和 2 架 P—3C 巡

逻机，日本海上自卫队 150 人临时部署在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③ 

2009 年 3 月，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Yasukazu Hamada）宣布，日本海

上自卫队自 14 日起将派遣两艘驱逐舰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执行任务

2010/05/04/japan-open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since-world-war-ii/. 
① Christopher Joyner, “Navigating Troubled Waters: Somalia, Piracy, and Maritime Terrorism,” 
Law & Ethics, Winter/ Spring 2009, p. 83. 
② “Japan to Build Navy Base in Gulf of Aden,” UPI, May 11, 2010, http://www.upi.com/ 
Business_News/Security-Industry/2010/05/11/Japan-to-build-navy-base-in-Gulf-of-Aden/UPI-60
511273596816/. 
③ “Japan Constructs Large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Pan Orient News, November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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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来自广岛海上自卫队基地的特别警卫队，专门负责打击海盗。两个月后，

日本又增派两架 P—3C 巡逻机参与护航。随着索马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日

本于 2009 年 6 月通过《海盗对策法》以打击海盗。2009 年版的日本《防卫白

皮书》也强调海权在日本未来安全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尽管日本在野党（如

共产党）反对，但自民党政府最终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为日本在海外部署

军事基地留下“法律空子”，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走出国门“松绑”。① 

2009 年，日本和非洲之角的吉布提签订协定，在这个红海和亚丁湾交汇

处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为避免给中、韩等东亚国家留下日本侵略扩张的印

象，日本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尽力低调处理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甚至避免使

用“基地”一词，而是用更具有防御性质的称谓——“设施”，即“日本在吉

布提执行反海盗任务设施”（Japanese Facility for Counter-Piracy Mission in 

Djibouti），突出该军事“设施”的临时性与任务导向性。② 2010 年 5 月，日

本海上自卫队大佐北川敬三（Keizo Kitagawa）宣布，日本将在海外建立二战

结束以来首个军事基地——吉布提军事设施，该基地也是日本首次在非洲大

陆部署的军事存在。2010 年 5 月，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和吉布提外交与国

际合作部长马哈穆德·阿里·优素福（Mahamoud Ali Youssouf）在东京签署日

本使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协定。③ 

日本在吉布提军事基地位于安布利（Ambouli）国际机场东北部，其主要

建设项目已于 2011 年 5 月竣工，建设费用为 4 000 万美元。在军事基地建成

前，日本使用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作为临时司令部。该基地建成后，拥

有 12 公顷独立军事基地，新设施总价值为 47 亿日元，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人数从 150 人增加至 180 人。④ 负责协调该行动的日本海上

自卫队大佐北川敬三指出，此军事基地不仅是日本在非洲的唯一军事基地，

也是二战后日本在海外建立的首个军事基地。他解释说：“日本在这里部署基

① 陆海英：《日本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海洋战略分析》，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0 年第 8 期，第 25 页。 
② Yoichi Kato（加藤洋一）,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Asahi Shimbun
（《朝日新聞》）, August 5, 2011. 
③ Miyagi, “Japan Opening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④ Alex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to Open in Djibouti,” Japanese 
Times, July 2, 2011.另可参见孙德刚、邓海鹏：《大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获取方

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展望》2014 年第 5 期，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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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为了打击海盗，也是出于自卫。日本是个海洋国家，亚丁湾海盗日益

猖獗令人担忧。每年世界上有两万艘船只经过这个海湾，该地区的海盗猖獗

很令我们不安。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将为我们的人员和物资提供补给场

所。经过亚丁湾的船只中，有 10%来自日本，日本出口商品的 90%依赖国际

航道，而该航道在两年前几乎完全被海盗所控制。”① 日本共同社援引防卫省

官员的话报道称，日本租用吉布提国际机场北侧土地，建设办公楼、宿舍、P

—3C 巡逻机机棚和体育馆等设施。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杉本正彦说，新设

施将使自卫队活动更有效率，但它不是自卫队永久驻扎的海外基地。日本海、

陆、空自卫队齐聚东非，在吉布提租用了两个美军码头，其中 100 人来自海

上自卫队，负责监视海盗预警；50 人来自陆上自卫队“中央快速反应连队”，

负责机场据点的安全警戒；日航空自卫队 2 架 P—3C 反潜机则在亚丁湾展开

空中警戒。② 

2011 年 7 月 7 日，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吉布提总理

穆罕默德·迪莱塔（Mohamed Dileita）和日本防卫副大臣小川胜也（Katsuya 

Ogawa）出席军事基地的启用仪式。③ 小川胜也强调指出，该据点在日本自卫

队执行海外任务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表明日本政府打击海盗的坚强决心。

日本船东协会会长、商船三井会长芦田昭充（Akimitsu Ashida）作为嘉宾出席

军事基地的启用仪式，并高度赞赏日本政府在吉布提建立新军事基地设施的

决定，认为“此举可对海盗产生巨大威慑作用”。④ 

据 2013 年日本防卫省发表的白皮书《保卫日本 2013》透露，日本在吉布

提部署的 2 架 P—3C 巡逻机执行反海盗巡逻任务，防务范围与日本面积相当，

以对索马里海盗进行实时监控，同时日本自卫队还与盟国如美国等分享海盗

信息。从 2009 年 6 月到 2013 年 4 月 30 日，日本部署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 P

—3C 巡逻机总共飞行达 6 880 小时，为 68 500 艘过往货船提供了护航，执行

了 7 700 次反海盗行动。在此过程中，日本自卫队还组建了空运中队，使用 C

① Miyagi, “Japan Opening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② 楚睿：《日本开建海外首个军事基地》，载《中国国防报》2011 年 6 月 7 日，第 2 版。 
③ Mohamed Osman Farah, “Japan Open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to Help Combat Piracy,” 
Bloomberg, July 8,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7-08/japan-opens-military- 
base-in-djibouti-to-help-combat-piracy.html. 
④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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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H 多次完成空运任务。在日本自卫队租用吉布提安布利国际机场附近作

为军事基地时，新的“吉布提当地反海盗协调中心”于 2012 年 7 月成立，使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成为联系吉布提与反海盗各国的平台。① 

在安倍“地球仪外交”中，中东和非洲日益成为重要一环，吉布提则成

为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战略支点。2013 年 4—5 月，安倍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土

耳其；2013 年 8 月 24 日，安倍对海湾地区的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三国及非

洲之角吉布提进行国事访问。在吉布提访问期间，安倍视察了日本自卫队部

署在该国的军事基地，并竭力宣扬自卫队在反海盗及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积

极贡献，凸显日本军事存在的重要性。② 在安倍启程前一天，日本防卫省宣

布，在 2014 财政年度，日本将向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南非 7 个非洲国家派遣自卫队员。2014 年 1 月，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率领丰田等 30 余位日本大企业总裁访问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

塞俄比亚三国；2015 年 1 月，安倍访问埃及、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由

此可见，安倍对中东和非洲的一系列访问旨在扩大日本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力

和存在感。 

 
三、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的动因分析 

 
近年来，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受到日本追求在非洲的政治和经

济大国地位、③ 日本国内对部署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支持、吉布提政府的积极

态度、美国政府的推动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一）追求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 

日本是西太平洋国家，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影响力局限于太平洋地

区，对印度洋周边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较弱。索马里海盗的猖獗，为日

本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为日本未来制定

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战略”做好了准备。同时，日本与其他新兴国家尤其

①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3, Tokyo, Japan, White Paper, 2013, pp. 
126-127. 
② 「内外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13 年 8 月 28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 
statement/2013/0828kaiken.html。 
③ Abo-Kazleh,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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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差距日益明显。截至 2013 年，中国成为全球 120 多个国

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2013 年，中国是阿

拉伯世界第二大贸易伙伴，是 9 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阿双边

贸易额达 2 400 亿美元。①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

大贸易伙伴，2014 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 2 200 亿美元，而非洲与日本的贸易

额仅为 275 亿美元。除中国外，近年来印度、巴西等也加大了与中东和非洲

的经贸合作关系。 

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有助于其同中、印等新兴大国争夺非洲市

场和资源，扩大其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影响力。自 1993 年以来，日本政府

每五年举行一次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旨在促进日本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

间的战略对话，为非洲发展筹集资金。吉布提是东非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

19 个成员国之一，该共同市场有 3.4 亿消费人口，是日本寻求海外市场与贸

易的跳板。2011 年吉布提驻日本大使艾哈迈迪·阿里（Ahmed Araita Ali）指

出：“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对吉来说很重要，不仅因为日本重新建立了独

立的军事基地，而且因为日本可以吉布提为门户，打开通往非洲的大门。”② 

2013 年，第五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50 多个非洲国家和

国际组织出席会议，日本提供 3.2 万亿日元的对非援助，其中包括 1.4 万亿日

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若按五年平均计算，日本政府每年给予非洲的政府开发

援助将达 28 亿美元，远超现有日本对非援助水平。③ 

安倍晋三重新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对非洲战略的重心主要是“入常”和

能源问题，即日本希望非洲国家能够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此同

时，持续依赖非洲国家的能源出口以保证日本国内的能源安全及经济稳定。④ 

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指出：“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将有助于其在申请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时，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因为日本在推动关于安理会改革

①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5 日，第 1 版。 
②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to Open in Djibouti”. 
③ 苏杭：《基于 TICAD 视角的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的新发展》，载《现代日本经济》2014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④ 陈友骏：《日本的新政治经济观》，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3-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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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中，需要得到 54 个非洲国家的支持。”① 2014 年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

交蓝皮书》强调指出，非洲是日本重要的商品进口来源地、制造业基地及消

费市场，与非洲开展贸易与投资合作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非洲在联

合国拥有 1/4 以上的成员，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将为日本在国际

舞台上提供更多支持。② 从《外交蓝皮书》不难发现，日本对非洲的战略觊

觎始终围绕着政治与经济双重构架展开。随着非洲经济及政治重要性持续上

升，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亦不断提高。因此，部署吉布提军事基地也

是日本对非战略的直接表现，是日本摆脱美国束缚、实现“独立自主”的重

要立足点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且日本对外政策长期受到美国的

“绑架”，这使日本在中东和非洲的军事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吉布提部署军事

基地不仅表明日本对非战略再度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使日本对非战略的安全

保障点前移至非洲大陆，同时也为日本转变为政治大国提供重要的“事实依

据”。2014 年《外交蓝皮书》进一步提出非洲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强调

在进口来源、投资基地、消费市场等方面非洲拥有巨大潜力，有助于日本经

济恢复活力。③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部署将引发域外大国在中东与非洲之角的博

弈。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引发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在红海和海湾地

区的安全竞争，诱使美、欧、俄、中、印和伊朗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契机，

纷纷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2009 年 5 月，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在阿联酋

阿布扎比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2014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宣布将在巴林建立

永久性军事基地，均是例证。 

（二）日本国内对部署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支持 

冷战后，日本政治由自民党一统天下到多党公开竞争，日本政府对和平

宪法的解释与修改，颁布有关反恐、反海盗等法律法规，这是新时期日本制

① Hajime Furukawa（古川肇）, “Djibouti Base ‘in National Interests’ ”. 
②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4』，2014 年 11 月 4 日，第 101 页。 
③ 胡令远、王盈：《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新动向及新挑战——以 2005 年入常受挫为起

点》，载《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6 期，第 73-80 页；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4》（要旨），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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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东和非洲军事战略的又一动因。日本国内对于中东能源、贸易和投资的

依赖决定其对类似索马里海盗等问题不能熟视无睹，派出护航编队并在吉布

提部署军事基地是日本维护中东能源、贸易和投资利益的重要手段。 

从日本国内政治诉求来看，日本右翼政党认为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是自

卫队维护本国商船不受海盗袭击的“自卫”行动；而日本左翼政党如共产党

则对自民党和民主党政府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现阶段

日本严格遵守和平宪法至关重要。尽管许多国家均在索马里海域部署了巡逻

舰艇，但海盗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表明向海外派出军事力量并不是解决海

盗问题的有效途径。① 

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日本对和平宪法和二战后秩序的又一次“柔性突

破”。2010 年 12 月，菅直人内阁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动态防卫”

概念，即平常时期就努力收集情报，进行警戒和监视，通过日美联合训练等

方式提高作战能力，增强威慑力；自卫队应从以往静态的防守型转向动态的

攻防型。② 自安倍重新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国内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呼

声越来越高。建立“正常国家”，就要改变日本战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

的局面，使日本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全能大国”，而

不只是经济大国，为今后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基础。③ 日本曾经

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部署海外军事力量自

然也面临各方面的约束。为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日本政府对内突破和

平宪法的约束，对外突破联合国和国际法的约束。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

了巧妙的“渐进式突破”方法，从强调“人道主义干预”转向“双重保护责

任”，即对内强调日本政府有责任维护日本船东的利益，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

地主要出于保护日本过往船只不受索马里海盗袭击，因而说服日本国会根据

具体任务制定任务导向型法案，如《反恐特别措施法》、《补给支援特别措施

法》、《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海盗对策法》等；对外强调日本有责

① “Japan Constructs Large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② 游博：《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载《理论月刊》2014 年第 11 期，

第 164 页。 
③ 陆伟：《“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
年第 5 期，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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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根据安理会决议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同国际社会一道派出反海盗力量，保

护国际商船不受海盗侵扰，强调这是日本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

通过将日本海外军事部署的政治问题转变为国内和国际法律问题，日本找到

了海外军事部署的法理依据，为自卫队借船出海创造了条件。 

从日本国内经济诉求来看，吉布提军事基地有助于日本维护中东和印度

洋地区的贸易航线安全，阻止索马里海盗劫持日本船只，维护日本在中东地

区的能源利益和投资利益。正如吉布提驻日本大使艾哈迈迪·阿里在接受《日

本时报》采访时指出的：“尽管近年来索马里海盗袭击次数减少了，但仍是个

大问题。我们相信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存在有助于地区形势稳定。我们

愿同日本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① 日本国内推动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

的最大利益集团是日本船东协会（Japanese Shipowners’Association，JSA)，

该协会要求日本政府为亚丁湾航行的日本商船提供护航、巡逻服务，并要求

日本政府在亚丁湾地区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② 日本船东协会的这一请求与

日本民族主义势力要求自卫队“借船出海”的构想不谋而合。日本政府声称，

在打击索马里海盗过程中，日本在亚丁湾急需一处军事基地，为 P—3C 巡逻

机执行安全任务提供场所。 

从日本国内舆论来看，右翼媒体在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问题上持

肯定态度，而左翼媒体则持否定态度。正如日本右派媒体之一的《读卖新闻》

在 2011 年指出的，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不同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

地，其目的是国际维和，是 1992 年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柬埔寨执行联合国维和

行动以来又一次参与联合国行动。在近 20 年时间里，日本在世界上七个国家

和地区参与维和行动，2006 年日本《自卫队法》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参与国

际维和行动是日本自卫队的首要任务之一，与国防任务同等重要。按照这一

逻辑，《读卖新闻》认为：“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有助于国际反恐行动，

使美日能够合作打击中东与非洲恐怖主义，也有利于吉布提及其周边邻国。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部署是日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提高了日

本自卫队的国际声誉。”③ 

①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to Open in Djibouti”. 
②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③ Hajime Furukawa, “Djibouti Base ‘in National Interests’,” Yomiuri Shimbun（《読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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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读卖新闻》对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持正面评价不同，《朝日新闻》

等日本中左翼媒体则认为，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将使日本处于进退两难

的境地。一方面，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后，试图同美国等一道封锁索

马里海盗出海线路，但由于军舰数量有限，索马里海盗仍然可以突破美、日、

法等大国巡逻舰的封锁，在阿拉伯海甚至印度洋等更广阔的公海实施劫持行

动，继续玩“老鼠戏猫”的游戏，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短期内并不能取

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与中国和印度在亚丁湾海域临时部署巡逻舰不同，

日本在吉布提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已经投入数千万美元，并建立独立的军

事设施，未来关闭该军事基地不仅将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会面临巨大的政治

风险。正如日本驻吉布提大使西岡淳所指出的：“索马里海盗问题既没有迅速

解决的办法，也没有万能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从

吉布提撤军。”① 但总体来看，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打着反海盗、承担

国际维和任务的旗号，并且得到国内保守主义势力的“背书”。 

（三）吉布提政府对日本部署军事基地的欢迎态度 

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也具备外部条件。2008 年索马里海盗日益猖

獗，日本派出军事专家小组，先后赴也门、阿曼、肯尼亚和吉布提考察，讨

论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2008 年 5 月，吉布提总统盖莱出席第四届非洲发

展东京国际会议，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与之会晤时承诺，未来五年对吉直接

投资将翻倍。日本派海上自卫队赴索马里海域护航后，吉布提与日本的关系

持续升温。2013 年，吉布提总统盖莱出席第五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并

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会谈。② 

日本最终选择吉布提而不是其他海湾周边国家部署军事基地，主要出于

以下原因：第一，吉布提的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曼德海峡与亚丁湾之间，连

接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成为海上交通咽喉。第二，与也门、肯尼

亚和阿曼相比，吉布提是弹丸小国，面积仅 2.3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90 万，

政策灵活务实，政局相对稳定，反对大国部署海外军事基地的民族主义势力

May 29, 2011. 
①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吉布提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4 年 7 月，http://www. 
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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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弱。第三，吉布提国土大部分是荒芜的沙漠，适合日本自卫队参与美

国和法国等组织的多边军事演练。第四，尽管吉布提属于阿拉伯—伊斯兰国

家，但自近代以来一直拥有法国的军事基地（现驻军 2 900 人左右），美国近

年来也在吉布提建立了其在非洲的首个军事基地（现驻军 1 500 人左右），美、

日、法在吉布提能够保持较好的军事交流关系。第五，吉布提经济落后，是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西方大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当地带来了就业

机会，基地租金占该国总收入的 20%左右，因此日本自卫队部署军事基地不

会受到当地政府以及非洲民众的大规模反对。 

吉布提政府主要从经济层面审视域外大国部署军事基地，对日本部署军

事基地持欢迎态度。2009 财年，日本政府向吉提供的各类援助达 3 500 万美

元，其中与吉布提签署的 4 项双边无偿援助协议总计 23.77 亿日元，比 2008

年增长 174.8%；2010 年 12 月，盖莱总统访日，拜会日本明仁天皇和首相菅

直人，双方就日本援吉 3 亿日元以落实吉国家社会发展设想和反海盗行动中

移交被捕海盗的技术问题签署协议。① 吉布提总统盖莱与菅直人举行会谈时

重申，吉布提将不遗余力地同日本自卫队开展反海盗合作。② 2011 年日本在

吉布提的独立军事基地建成后，吉布提驻日本大使艾哈迈迪·阿里指出：“日

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将为日本提供重要机遇，在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维和，

并使日本和吉布提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③ 如前所述，吉布提允许日本建立

军事基地，主要是从经济和安全的双重视角出发。日本政府在吉布提的军事

基地每年租金为 3 000 万美元，④ 这对于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非

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2011 年 7 月，吉布提外交与国

际合作部长马哈穆德·阿里·优素福在公开讲话中重申欢迎日本部署军事基

地，并表示“吉布提政府很高兴成为他们的东道主”。⑤ 

（四）美国政府对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的推动 

冷战后，日本的中东和非洲战略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日本根据

① 同上。 
② Hajime Furukawa, “Djibouti Base ‘in National Interests’”. 
③ Marti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ince World War II to Open in Djibouti”. 
④ Farah, “Japan Open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to Help Combat Piracy,” Bloomberg, July 8,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7-08/japan-opens-military-base-in-djibouti-to-hel 
p-combat-piracy. html. 
⑤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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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宪法强调自卫队只能用于和平与自卫目的，在中东的利益仍局限于能源、

经贸和投资领域，总体上奉行不介入中东内部冲突的超脱政策；另一方面，

由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结构性原因及美国深深卷入中东事务，美国多次敦促盟

友日本履行超出盟约范围的义务，包括要求日本向中东派出防御力量，因此

日本的中东政策又常常体现美国的意志。 

美日军事同盟这一结构因素推动了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部署。九一一事

件后，美国既面临全球反恐的艰巨任务，也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和

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重大挑战，亟需来自当时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盟国日本的安全协助，向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戈兰高地、苏丹等

地区派驻维和部队与后勤部队，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协助打击索马里海盗，

以减轻美军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安全负担。2008 年以来，因深陷金融危机，

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不稳，美国无力向红海—亚丁湾地区派出大规模军

事力量，因此鼓励日本和北约盟国在非洲之角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成为日、美和北约成员国合作的平台，有助于

美国加强同北约盟国（如英、法、德）和东亚盟国（如日本）在非洲之角和

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在反海盗和反恐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长期以来，美国

的盟友分为两大群体：亚太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负责亚太事务；

大西洋盟友，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负责大西洋事务。美国的亚太

与大西洋盟友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索马里海盗危机爆发后，美国有意在亚

丁湾地区促进美国亚太盟友与大西洋盟友的战略合作。日本国会先后通过《反

恐特别措施法》、《补给支援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等

法案，为自卫队在国外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① 

截至 2011 年，美国、法国和日本均在吉布提部署了军事基地，德国、意

大利等欧洲大国也在北约框架下，在吉布提部署了临时反海盗军事力量。日

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力量有助于美国在西亚和非洲之角地区整合欧洲和东亚盟

国的力量，在打击非洲之角“基地”组织成员方面，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

地同样发挥重要支撑作用。② 2011 年，美国部署在吉布提的“非洲之角联合

① 张凤坡：《自卫队走出国门“卫”什么？》。 
② “Japan to Build Navy Base in Gulf of 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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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小组”总司令、海军少将迈克尔·弗兰肯（Rear Admiral Michael Franken）

与法国一道，热烈欢迎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并对日本指出：“我认为

那些关于你们只能在特定地区执行任务的狭隘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你们的

活动必须是全方位的，拓展日本活动的地域范围，这是关键。日本人民就应

当这样看待日本在这里的基地。”① 美国海军少将的上述言论表明：奥巴马政

府鼓励美国的大西洋盟友和太平洋盟友在印度洋开展合作，承担安全义务，

弥补其在中东和非洲军事力量之不足。 

 
结 束 语 

 
日本的海洋战略长期以西太平洋为重点区域。21 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

以参与国际维和、维护日本商船不受侵扰为由，向西印度洋拓展影响力。索

马里反海盗的国际联合行动为日本军事力量远洋出海提供了“契机”。 

首先，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观察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视

角。日本将反海盗视为拓展军事实力的“良机”，并依托中东和非洲平台宣示

日本的军事存在具有重要价值。2008 年索马里海盗的猖獗严重影响了日本在

亚丁湾海域的商船航行安全，也为日本借船出海、在中东地区部署有史以来

亚洲大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首个军事基地提供了战略机遇。2015 年 1 月，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视察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强调今后该基地的功能

除反海盗外，还包括反恐功能。日本人质后藤建二与汤川遥菜被“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杀害后，安倍宣布将继续奉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兑现提供 2

亿美元支持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承诺，向中东派出更多武官，这意

味着未来日本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主要任务将从反海盗向反恐和应对突发危

机的方向转变。联系日本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违宪”扩展军事存在等一系

列举动，日本的“积极和平主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2015 年 1 月，日本

防卫大臣中谷元再次表示，日本必须制定永久派遣法律，使自卫队随时可部

署海外就是其中一例。 

其次，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日美军事同盟再定义和日本国内安全

① Yoichi Kato, “SDF’s New Anti-Piracy Base Creates a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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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整合的重要尝试。吉布提军事基地显示美日军事同盟的战略协作在地域

覆盖上得以广泛延伸，同时更凸显日本在军事同盟中的分工有所增进。日本

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其撰写的《修改自卫队法以应对新威胁》一文中，

突出强调日本必须深化日美同盟合作和修改自卫队相关“约束性”法律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集体自卫权就是其中之一）。① 为积极迎合其在军事上的战略

演进，日本还进行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重大内部改革。2013 年 11 月 27 日，

日本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等通过法案，批准创建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后者将成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指挥部”。国家

安全保障会议以首相、外相、防卫相和内阁官房长官“四大臣会议”为核心，

首相亲自出任主席。此外，由国家公安委员长、国土交通相等阁僚参与的“九

大臣会议”，首相根据需要召集相应阁僚参加的“紧急事态大臣会议”，与“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一道，成为影响未来日本安全战略制定的重要机构。② 更

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建标志着由首相官邸直接领导下的安

全防卫体制业已形成，而在决定日本未来军事发展、国家安全等相关问题上，

首相及政治家的个人权利有无限放大之嫌。 

再次，日本以保护海外经济利益为由拓展中东和非洲政治影响力的做法

值得警惕。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既具有维持其在中东和非洲能源与贸

易利益的地缘经济意义，又有类似于西方大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地缘政治意

义，且这种地缘政治意图经过所谓“承担国际责任”的包装。与美国、英国、

法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长期关注大国在中东的相对军事影响力并努力通过海

外军事基地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同，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的表面出发

点是反海盗，而不是谋求主导权、拓展西方民主价值观、维护地区稳定、遏

制地区大国构成的威胁等。尽管日本在吉布提的基地部署在短期内具有目标

单一性和任务导向性的特点，但中长期的战略目标仍不明确。2012 年版《防

卫白皮书》指出：“美日同盟是日本国防政策的支柱”。③ 日本在吉布提的军

① 小野寺五典：「新たなる脅威に自衛隊法改正で立ち向かう」『Voice』、2013 年 4 月

号、第 54-59 頁。 
② 《日本国会批准创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环球网，2013年 11月 28日，http://world.huanqiu. 
com/exclusive/2013-11/4609101.html。 
③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2,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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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基地具有同中国争夺非洲大陆、锻炼日本自卫队远洋作战能力、增强日本

军事大国意志、扩大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西欧大国军事合作平台的地缘政治

涵义。 

最后，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部署对中国拓展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影

响力具有启示意义。从经贸层面来看，中日在吉布提、非洲之角乃至整个非

洲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截至 2010 年，中国在吉布提的邻国埃塞俄比亚投

资额达 25 亿美元，2010 年上半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双边贸易额突破 8 亿美

元，中国在南、北苏丹投资额则超过了 200 亿美元。随着在中东和非洲之角

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引起日本的不安。2012 年以来，中国承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

布提港口的电气化铁路，总投资 40 亿美元，其中约 70%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

供优惠贷款，有望于 2015 年年底建成通车。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有助

于其改善同中国在西亚与非洲之角外交博弈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① 同时，

从反海盗层面来看，中、日、韩三国的索马里护航编队已经形成协调与合作

机制，目前中日护航编队的交流渠道畅通。中日两国继续扩大在索马里海域

的信任与合作，参与联合搜救与反海盗演习，建立更加稳定的两军磋商机制，

仍具有较大潜力。 

时至今日，中国仅仅将吉布提作为后勤补给站，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

军事基地。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无需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但任务导向型

的海外柔性军事部署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维护在中东和非洲投资利益、侨民

安全和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面临的障

碍主要是国内和平宪法与国际法，中国军事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中国长

期奉行的外交原则，即中国坚持走和平道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奉行防御

性国防政策，不搞海外军事扩张，不在他国领土部署军事基地。同时，中国

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走向世界，承担国际维和、护航、培训等任务。值得注

意的是，不久前中国从也门撤侨的第一目的地选在了吉布提，这既说明吉布

提等非洲国家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同时更表明中国需要在类似于吉

①  “The Potential Regional Effects of Japan’s Djibouti Base,” APIOR, July 22, 2011, 
http://apiorfocus.wordpress.com/2011/07/22/the-potential-regional-effects-of-japans-djibouti-ba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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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提这样的、具有突出地理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设立战略补给，为中国海外利

益的延伸与拓展保驾护航。当然，与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维护“私

利”的本质不同，中国在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刚果（金）等维和部队受

联合国指挥，是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安

全“公共产品”。 

另外，新时期大国在海外军事部署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即从传统的作战、

遏制与威慑等军事功能转向赈灾、护航、搜救、撤侨等民事功能，中国的索

马里护航编队、非洲维和部队和非洲军事培训项目等既出于维护中国海外经

济、能源和侨民安全的考量，又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

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体现出中国的新国际主义

和多边主义思想，也是中国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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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a’s rapid and spectacular rise in the 21st century, Japan, the U.S., 
Australia, and India are drawing closer on a shared value-based identity, and may 
head toward an alliance or quasi-alliance of democracy to hedge against or even 
contain China out of an outdated Cold War mentality. The four counties are likely 
to take both hard and soft balance to contain China through military deterrence, 
economic obstruction, diplomatic intervention, public opinion misleading, 
ideological attacks and other means. It has been almost ten year since the 
“Japan-U.S.-Australia-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was proposed in 
2006. Although the quartet strategic dialogue has stalled,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mong them has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at bilateral and trilateral levels, featuring a 
quasi-alliance. However, it is not so easy for Japan, the U.S, Australia, and India to 
achieve an “alliance of democracy” before the quartet strategic dialogue is formally 
resumed. China is certainly the common strategic target of the four countries, but 
to maximize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is their ultimate goal. Considering 
such an alliance is still at its rudimentary stage, China should actively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dopt a different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down the quadrilater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overcome the current security conundrum, and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ts peaceful rise. 
 
 
Japan’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and Its Implications 
SUN Degang and CHEN Youjun 
Japan’s foreign deployment of armed forces has undergone two sta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e. the preparatory stage in which it participated in 
the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the upgraded stage in 
which it opened an anti-piracy base in Djibouti.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Djibouti deployment include Japan’s pursuit of major power status in Africa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rms, popular domestic support, the Djibouti government’s 
request and embracing posture, and the U.S. endorsement. Since Shinzo Abe took 
offic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global diplomacy.” The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serves not only as a venue for 
anti-piracy and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among the U.S., Japan, and the EU, 
but also a bridge tower for Japan’s competition for the African market with 
emerging economies.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in both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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